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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的书很多，再喜欢读书的人也读不完大千书
库的一个角落。于是就产生了各种各样的读书方法，废寝
忘食的、焚膏继晷的、皓首穷经的、悬梁刺股的、一唱三叹
的、韦编三绝的，用北方话说那都是将读书往死里整的办
法，用时新的话说那就是玩命式的读书。相比之下，我觉
得鲁迅所说的“随便翻翻”的“消闲”读书法更加可爱，这
样的看书犹如街头散步、深巷踱步、闲庭信步、幽径漫步，

“不用心，不费力”，信步逍遥，顾盼自如。偶尔遇见久违的
故人，则大喜过望，不免驻足恳谈，虽片言小语，亦足慰平
生；豁然遇到熟悉的场景事物，则低回凝思，浮想联翩，所
思所想，所忆所念，虽不成篇章，也怅然满怀。

老友臧振教授让女公子小华教授捎来一本卞毓方先
生主编的《人间值一笑》，正好也是嘱曰“随便翻翻”，于是
置诸案头，随意览阅，果然，在随意翻翻的消闲散步中，还
真是聆听到了故人的心声，窥见到了熟识的人事和故事。
那一番亲切的感兴久萦于胸，体尝到的是感伤的温馨。

这部书收录36位著名作家描写“丰盛人间”的散文，
分“昨日种种，皆成今我”，“十年饮冰，难凉热血”，“日月
悠长，山河无恙”，“长欢已远，迟眠五更”和“各有渡口，各
有归舟”五个单元，每个单元都有精心设计的主题概括，
体现出哲性人生的思考、悟性人生的体验与诗性人生的
感叹。主编者没有用“人生”，而是用了“人间”，传达出大
多数散文的主题要旨，包括对历史的与现实的、时间的与
空间的、哲学的与世俗的生死界说的萃思，有的甚至表达
出向死而生的人间情怀和睿智哲理。这些都与“人间世”
的千古界定有关，也都与“人世间”的大千把握相符。名家
说人间，情理各攸归。套用书名，这部散文集真可谓“人间
值一读”。

在散文集的开头遇到贾平凹先生，初则惊喜，以为他
一定会像在他那巨大而逼仄的书房一样，海阔天空，风月
无边，神采悠悠，滔滔不绝，然而展读其文《六十年后观我
记》，甚憾过于精短，虽隽语如玉，妙语如珠，却惜墨如金，
引而不发，读者的胃口还没完全敞开，发声人已经戛然而
止。惭不过瘾之际，稍一咂味，又不禁黯然神伤。贾公所
言，皆是深刻的人生况味，皆是切己的身世之感，其中的
愁肠百转，忧愤千回，每一字都渗着脑中和心中的血，每
一句都流淌着看不见的泪，尽管作者的语气尽量诙谐，语
调尽量平缓，但读出其中味道的人再不忍心看着他再说
下去。“啥都能耐烦了。”“花不了多少钱了，钱就是纸，喝
不了多少酒了，酒就是水。”虽然仍然可以写很多字，但写
来写去就是这么一番痛心彻肺的感喟。

我当然要去看看臧振，宛如信步来到他家门前，借着
文字窥望他的胸臆。这位与我有双重校友之谊的历史学
家和散文家果然别有心胸。他的《访崖山祠记》让读者看
到心胸的旷达和思维的深邃，旷达的心胸装得下千年历

史的回声，万里故国的山川，还有南宋殉国者十几万人的
生命，而深邃的思维围绕着“崖山之后无中国，明亡之后
无华夏”的假说徐徐展开，步步追问，所挤压出来的同样
是血的沉郁、泪的悲苦。他从历史的悲剧中反思“忠义”与

“奸佞”，阐明“皇权与佞臣”是“孪生兄弟”的历史辩证法，
同时又梳理真理的探求与忠义的护法者之间的矛盾关
系，非常难能可贵地表达了堪称旷世之音的盛世箴言。

我特别想对臧振兄说的，并不是他对于田汉诗歌的
保留意见，而是告诉他还有“崖山之前”，还有十字门。十
字门海域就在我的寓所近旁，就在我每天散步的路边，在
这里，当年的南宋军队与侵宋元军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
海战，强势如虎的元军遭到了南宋水军的顽强抵抗，于是
有了历史上著名的“十字门大捷”，这在中国历史上是非
常值得纪念的事件。

在随便翻翻的散步中，还遇到了经常联络的好友王
兆胜，他是研究林语堂的专家，而他的文笔才情甚至语气
风格大有玉堂遗风。又遇到了不怎么联络的老乡作家苏
童，他的神话重释道出了创作灵性的真谛。前些年刚熟悉
的刘荒田先生，在这里也得以相见，他的笔触有着与他的
人生足迹同样宽阔的跨度。还有在网络上有过交集的菡
萏女士，她能用特别的文笔从人间烟火气中分离出脱俗
的雅致。我不敢“消闲”太多，而改用认真的奉读以示虔
敬，同时也算是在向他们打一声招呼。

这部散文集还会让我邂逅熟识而有价值的人生风
景。潘向黎的那篇《杜甫埋伏在中年等我》，以古雅而优美
的笔调抒写了她与父亲对杜诗理解在年代上的参差以及
在深度上的契合，读之自然联想到可敬的潘旭澜先生，那
位总是在羸弱的语气中透显出睿智幽默和深刻洞见的长
者。他是中国当代文学学科的重要开拓者，但他的古典文
学修养之深厚，通过这篇散文展示了另一番也许让外人
难得一见的文化风景，这风景当然是沪上的，甚至是邯郸
路上的，但更是中国当代文坛值得珍惜的那种。

在此书中出现的许多熟悉的或不熟悉的作家，都在
别致地描述熟悉的文化风景，生动地讲述熟悉的人文故
事，读起来总有一种旷远的亲切感，有一种真诚的认同
心。卞毓方对东瀛描绘的淡然和风、苏炜对苏东坡的叙写
别开生面、姜璃敏对南京贡院的追记惊心动魄、梁长峨与
卡夫卡的交谈、赵丰对庄子和尼采的戏谑，都将我们的视
线引向一个自己熟悉的领域，去观赏一番自己喜欢的文
化风景，重温一遍自己感兴趣的人文故事，并与作者通过
文字做眼神交叉，然后读取彼此之间的会意与默契。

因此，“随便翻翻”的漫步式的阅读，对于这本散文集
是合适的。这样的阅读过程会相当快慰，虽然内容常常不
免有些沉重，因为作品中所写的大多是一众名家所体验
的人间世的铅华积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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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悉冯德英同志逝世

并非所有的往事，都会如烟散尽。有些人与
事，在记忆的屏幕上，色泽常新，并不褪去，像一
竿竿青竹，日里夜里摇曳着。

1978年的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本报
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
准》，历史进入了又一个光辉历程。

这一年的晚秋季节，“文革”后恢复工作的
中国作家协会组织一批作家诗人，分两路深入
基层，到检验真理的实践中去。一路西北，一路
东北。组织者是长诗《王贵与李香香》的作者、
时任中国作协临时党组副书记的诗人李季。到
和平饭店报到的当晚即召开预备会，主席台上
坐着一位身穿石油工人服装的中年人，他憨厚
地笑，温和地说话，像个慈祥的大叔。诗人晓雪
告诉我，他就是诗人李季。之前，我已熟读他的
大部分诗作，如《王贵与李香香》《杨高传》《五
月端阳》《玉门儿女出征记》《向昆仑》。在预备
会上，他发表热情洋溢、感情真挚的开场白。他
乐观向上、积极进取的一番话，使我们备受鼓
舞，尽扫心中久积的雾霭。一些前辈作家和诗
人，相拥而泣互报平安，场面很是感人。他们中
有作家艾芜、徐迟、碧野、蹇先艾、林淡秋、茹志
鹃、俞林、刘知侠、李广田等，有诗人艾青、苏金
伞、芦芒、苗得雨、石英、石太瑞（苗族）、包玉堂（仫佬族）、莎红
（壮族）、饶介巴桑（藏族）、查干（蒙古族）等，还有评论家孙绍
振、刘登翰。

出发前，与不参团的在京作家诗人一起，前往白洋淀、雁翎
油田参观访问两天。在白洋淀的游船上，我第一次见到柯岩大
姐，她雍容典雅，操着一口京腔。还有军旅诗人李瑛和她的女儿
李小雨，小雨是以工作人员身份参团的，一身很肥大的石油工
人大棉袄掩不住她的青春朝气。当夜，大家下榻在雁翎油田招
待所。周边是高粱、玉米和谷子，齐刷刷地连成一片。而田头路
边那一丛丛的波斯菊，开得极盛亦热烈，晚风拂来，婀娜地摇曳
着。夜色静若水，昆虫们的鸣叫起起伏伏，时强时弱。

紧挨高粱地，见有一人在明净的月光下，好像在写着什么。
他鸭舌帽下的那张脸显得些许朦胧，定睛一看，是上海诗人芦
芒先生。“晚上好，芦芒兄！”我招呼他。“啊，晚上好。”他回应，声
音柔和且富磁性。他是作家，又是画家和诗人。他月光下伫立的
剪影，顷刻留在了我的脑海。再往前走，在玉米地边缘有两人在
说话，是李瑛和他的女儿李小雨。“晚上好！”我问候道。“空气多
好，睡早就亏了！”他笑着回应。我说：“您的诗集里也曾描写过
这般美好的乡野场景，我至今还记着。”“哦，谢谢。那就是知音
了！”他说。那个夜晚，我一直在游走，直至夜深。只有那些低首
含笑的波斯菊在陪伴我。

到达大庆油田，下榻的招待所是平房，四合院式，但面积不
小。两人一间，没有洗手间，只有一张桌子、台灯和洗脸盆。我和
江西老作家俞林同屋，他是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兼省
文联主席和作协主席。为人和蔼可亲、低调，没有官腔，兄长式
人物。当我睡过了头，他竟然把洗脸水给我端了来，让我不仅感
动亦心生歉意。后来，我们成为忘年交，常有书信来往，他的全
家福我至今珍藏着。

晚餐后去散步，恰遇上海女作家茹志鹃大姐，她笑着说：
“请问兄弟，这个地方，蒙古语叫萨尔图，是什么意思呢？”我答：
“月亮升起的地方。”她说：“呀！好美的名字，缘不得有这么多漂
亮的波斯菊，在热烈地开着，而且是一大片一大片的，是因为有
月亮姐姐的缘故呢！”她又问：“你的家乡有这种花吗？叫什么？”
我答：“有，而且满山遍野地疯长，我们叫它朵日娜花，即东方花
之意。”她赞赏：“名字美，且富诗意。”我对大姐说：“波斯菊就是
藏人所说的格桑花。波斯菊，只是其中一类。格桑花不仅品种
多，亦鲜艳妩媚，藏人叫它格桑梅朵，含有幸福之意。我在青海
的金银滩草原，亦见过此物，那里人称它为金露梅。”大姐说：

“格桑花，我是听说过的，但不知它就是波斯菊呢！此花有野性

美，该属于广阔天地，在公园里，就显不出它狂
放的个性。它生得单薄了一些，看了让人爱怜。”
我说：“大姐，您不用担心，它生命力极顽强，能
够满山遍野地生长。”大姐开心地笑，说：“难怪
你喜欢它，是诗人情怀所致吧。我笑着说：我也
喜欢您的《百合花》呢！一读再读的。”

到达鞍山，下榻宾馆。当地朋友说，这个宾
馆当年是为迎接周总理而筹建的，总理知情后，
随即就搬到另一个小宾馆去住，并严厉批评：

“此风不可长，切不可搞特殊化。国家目前还不
富裕，百姓生活亦艰苦，要慎而又慎。”听说这
些，我们为周总理的高风亮节而动容。当夜，躺
在床上，诗兄公刘给我讲了很多有关周总理的
感人故事。而诗人、报告文学作家徐迟听完主人
介绍之后，立即决定到弓长岭铁矿去采写报告
文学，其余人则去鞍钢学习采风。

期间有个小插曲：在第二天的晚上，诗人艾
青约我们几个少数民族诗人到他房间里去聊天
谈诗，说他喜欢我们的诗作，主要是写得真、不
伪饰，有自己的民族风格。他与诗人苏金伞同
屋，苏老见到我们也很高兴，就拿出一张画问：

“此画如何？”我没过脑子，信口说此画无立体
感，觉得一般。不料，苏老勃然大怒，胡子都立起

来了，大声说：“什么眼光？鉴赏力太差了！”边说边收画，再不言
语！我这才醒悟自己闯祸，一个劲儿地责备自己无知，并连声道
歉。这时，艾老出来打圆场：“不要吓唬人家孩子嘛，不就是黄永
玉那只鸭子吗？有什么了不起的？别理他，回去休息就是。”那个
夜晚，我几乎未合眼，既懊恼又悔恨。不料，第二天一早，苏老来
敲门，很幽默风趣地安慰我说：“我犯上，你是组长（其实是服务
员，保护老同志的），我不该给你发脾气，我这个人倔强，家里人
都反对我。何况，对艺术品有不同评价，是很正常的。别介意，我
们应该是好朋友。”之后，我们真成了忘年交，他写给我的墨宝
至今悬在我的书屋里：“黄河东流去，滔滔历古今。多少伤心事，
犹感泪痕新。”他是真诗人，为人耿直、历经坎坷，但骨骼一直是
立着的。

第三天一早，我们到千山风景区参观访问。艾老腿脚不得
力，不能爬山，他要我在山下陪他，还逗我：“你若陪我，我叫你
看我老婆的照片。”那是他和高瑛大姐在石河子林荫道上的合
照，那时他们很年轻。过不久，老作家碧野退了下来，我被解脱，
匆匆又去登临。快要登顶时，见李小雨脸色苍白、满脸虚汗，坐
在台阶上喘气，显然是低血糖，我赶紧拿出苹果让她吃，才又恢
复了过来，后来她总是提起此事。那时我们都还年轻，是一次同
行的经历而已。而鞍山的波斯菊也灼灼地怒放，一睹让人惊叹。
它与我们一路同行，我们走到哪里，它就跟到那里，也许是它的
待客之道。还有大朵大朵的鸡冠花，十分夸张地站在路边，摆出
一副不美倒你，不肯罢休的样子。

到达哈尔滨，下榻小黄楼。此楼外观不起眼，内里却很讲
究，算是高规格接待。刚走进住屋，各级领导就前来看望我们。
那时的黑龙江是国家重工业集中地区之一。经过参观访问，我
们眼界大开，创作激情亦大发，写下不少散文、诗歌、报告文学，
留于当地报刊发表。更有趣的是，主人邀我们去乘友谊小火车，
北京—莫斯科或北京—金边，全长两公里。全部员工，均为不到
13岁的儿童，售票、检票、倒茶水、送食品、播音、检车，都由他们
自己来完成。那一身铁路员工职装穿在他们身上，更让人开心。
一路上气氛极为热烈亦隆重，乘客为一群白发的爷爷奶奶和青
丝的叔叔阿姨，主人为一帮天真烂漫的孩童，他们一丝不苟的
工作态度和一口铁路职工的腔调，让我们忍俊不禁。那种亲切的
感受，极特别亦美好。如今，那时的白发人有些已经作古，而孩
子们却早已长大成人。逝者如斯，40多个春秋一晃而过，而友谊
之车仍在隆隆运行，美好记忆也在绵绵延长。那些热情待客的
一丛丛北方波斯菊，一定也一年又一年地在盛放，不负时光之
托、岁月之嘱。

他发现了他发现了““苦菜花苦菜花””的美的美
——悼念冯德英 □逄春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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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菜花，开放在贫瘠的崖畔上，是
谁发现了它金子般的光芒？是冯德英。
老人家在1月17日早晨于青岛悄然去
世，享年86岁高龄，这是苦菜花还没有
绽放的季节。我悼念他，因为他，我心中
的“苦菜花”永不凋谢。

我是先看了《苦菜花》的连环画，后
看的同名电影（看了若干遍），最后才看
了同名小说。少年的我被英雄们潇洒而
壮烈的身姿所感染，那山花烂漫的气息
一直弥漫到今天，影响着我的创作。

2005年初，为纪念中国电影百年，
《大众日报》开设了文艺专栏，编辑安排
我写冯德英与电影《苦菜花》的故事。冯
先生在青岛的家中接待了我。满头银发
的他饱含深情地回忆道：“《苦菜花》能
幸运地问世，还与大众日报社有关系
呢！”顺着这个话题，“苦菜花”生根、发
芽、开花的过程，在冯老的客厅里如潺
湲溪水流进了我的心田。

1955年，《苦菜花》完成了初稿，冯
德英把稿子寄到北京解放军总政文化
部，他还给陈沂部长写了一封信，希望得
到指导。陈沂同志在抗战期间曾担任过
大众日报社的社长，文化修养很高。陈
沂看了初稿觉得小说有浓郁的生活气
息，就把稿子批给解放军文艺丛书编辑
部。冯德英很快收到了编辑部的回应，
责任编辑杨昉让他到北京去修改稿子，
在冯德英的印象中，杨昉是个非常敬业
的文艺编辑，审美趣味不一般。当时的
总政创作室集中了一批优秀军旅作家，
如徐怀中、白桦、公刘、彭荆风等，冯德
英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好多。

小说初稿名叫《母亲》，出版社希望
冯德英能改个名字，因为已经有高尔
基的《母亲》了。冯德英考虑了几天，心
想，小说里有关于苦菜花的描写，含义
也深，比较新鲜，就改成了《苦菜花》。
从此金灿灿的“苦菜花”就闪耀文坛。
小说出版后，引起巨大轰动，冯德英受
到了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接见。梦幻一
般一举成名的年轻作家做的第一件
事，是把刚刚拿到的8000元稿费全部

捐给了军烈属。
冯德英说：“当年写《苦菜花》时不

到20岁，就是想倾吐，想倾诉，有时写
着写着满眼就涌出泪水。一门心思要说
出自己老家那些抗战的老故事。一开始
写作，仅仅是一种爱好，后来逐渐变成
了一种追求，把写作当成了一种生活方
式。要说有个主题，就一个，告诉人们，
我们的生活是怎么来的。其实，就复杂
性来说，小说永远小于生活；但从审美
角度来说，小说又高于生活。”《苦菜花》
的出版，增强了冯德英在写作上的信
心。第二年，他的第二部长篇小说《迎春
花》只用了三个多月，之后又创作了《山
菊花》。“三花”中，他自己比较满意的是
《山菊花》，因为较之先前的作品，各方
面的准备和认识更为充分。《山菊花》曾
获解放军文艺出版社首届优秀长篇小
说奖，但这部小说的出版命运多舛，前
后经历了18年。

冯德英坦言，自己也没想到，一生
能跟“苦菜花”结缘。拍摄同名电影准备
了3年，春夏秋冬的外景都是真的，演员
仅体验生活就用了一年多。电影里的娟
子妈冯大娘（曲云饰）是个老太太形象。
其实，冯德英小说里的冯大娘39岁，他
说，在孩子眼里，39岁就是老人了。那个
时代40岁左右的女人与现代这个年龄
的人也大不一样。

我记得，采访中，冯德英对战争题
材的影视剧有些不满意，他说胡编乱造
的成分太多，虚假的情节是对英雄的亵
渎。如果拍摄影视剧没有耐心，萝卜快
了不洗泥，粗制滥造的东西不会传之久
远的。

2021年春，我到山东乳山采访，参
观了冯德英文学馆，还到他的老家拜谒
了冯德英旧居。冯德英出生在一个红色

家庭，他自幼接受了革命的洗礼，年仅
14岁就参加了革命军队。他能写出《苦
菜花》跟他的童年红色经历有很大关
系。抚摸着泥制的窗台，盯着那斑驳的
厢房土墙，我体味着《苦菜花》那字里行
间的泥土气息，冯德英的面容在我脑海
里慢慢清晰起来，小说的开头有了鲜活
立体感：“在山东昆嵛山一带，到处是连
绵的山峦，一眼望去，像锯齿牙，又像海
洋里起伏不平的波浪。山上长满了各种
各样繁茂稠密的草木，人走进去，连影
儿也看不见。”

冯德英曾说：“我多次目睹父亲手
拿阵亡通知书在院子里徘徊；我偎在母
亲腿旁看着她在小油灯下，一面流泪一
面给伤员补缀带血的军装。”冯德英的
书写是建立在数不清的英雄故事之上
的，他把看到、听到、想到、悟到的都记
下来。每个人物身上都积淀着他熟悉的
人物的音容笑貌、言谈举止。《苦菜花》
是血写的文字，不是书斋里虚构出的

“烽烟”，没有象牙塔里长出的“战壕”，
更没有“手撕鬼子”一样的荒唐透顶的
游戏笔墨。冯德英不是无病呻吟、为写
而写，而是如鲠在喉、不得不写。当年的
写作是没有杂质的，是透明的，是有温
度的，是掏心窝子的话，拳拳之心可鉴。

让我惊讶的是，不到20岁的冯德
英对人物的复杂境遇和心理描写都那
么到位、那么传神。小说第十五章写花
子和老起的爱恋一节：“一天夜晚，在偏
僻的荒山沟里，两个人挨着坐在岩石
上……花子看着他只穿着一件背心的
健壮胸脯，没有说话。她那双温柔盈情
的眼睛，使他明白了她的心意。老起心
跳着挨紧她，她把夹袄披在两个人身
上。他感到她那柔软丰腴的身子热得像
热炕头……这个强壮的穷汉子，第一次

得到女人的抚爱。他才发现人类间还存
在着幸福和温暖。”接下去，另起一段抒
情：“一朵苦难野性的花，怒放了！”这结
尾的一句，让我眼前一亮。

作家莫言曾在《难忘那戴着口罩接
吻的爱》中评价《苦菜花》：“我觉得，在

‘文革’前十七年的长篇小说中，对爱情
的描写最为成功、最少迂腐气的还是
《苦菜花》。”冯德英“确实把装模作样
的纱幕戳出了一个窟窿。由于有了这
些不同凡响的爱情描写，《苦菜花》才成
为了反映抗日战争的最优秀的长篇小
说。”他大胆地直面描写两性之爱，这摇
曳在书页里的人性光辉，在当时有突破
意义，显示出年轻的冯德英那遮不住的
勇气。

“苦菜花儿开，满地儿黄/乌云当头
遮太阳/鬼子汉奸似虎狼/受苦人何时
得解放……”电影《苦菜花》的主题曲
《苦菜花开闪金光》是歌唱家王音璇演
唱的，她的歌声甜美通透，如天籁一般，
我也特别喜欢听。王音璇老师还是山东
艺术学院教授、声乐教育家，可谓桃李
满天下，她去世时，我也写过纪念文章。
这首主题曲的歌词出自冯德英，他说主
题曲是小说的主旋律。

冯德英曾任山东省作协主席、党组
书记、《时代文学》主编、青岛市政协副
主席等职。无论什么职务，作家是他抹
不掉的身份。他的《苦菜花》《迎春花》
《山菊花》《染血的土地》《晴朗的天空》
等小说奠定了他在中国文坛上的地位，
为了民族解放而甘愿牺牲的伟大母亲
冯大娘在中国文学的人物形象长廊里
依然闪光。不说别的，仅仅一部《苦菜
花》，出版60多年来已翻译成十几种文
字，出版了1000多万册，就足以说明冯
德英的魅力。《苦菜花》被誉为中国版的

高尔基的《母亲》，冯德英是中国当代红
色经典的代表性作家，在当代中国文学
史上具有重要影响。冯德英是“山东省
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建设做出突出贡
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之一，被山东省政
府授予文化艺术终身成就奖。他像一朵

“苦菜花”一样，绽放在人间。
冯德英先生赠送我的《苦菜花》签

名本和他推荐的苏联作家拉夫列尼约夫
的代表作《第四十一》，都在我的书架上。
但我有好长时间没有翻看了，很惭愧。好
东西不能仅仅止于收藏，还要欣赏。

冯德英先生去世后，引起了我的思
考。一个作家要不断留心美好、发现美
好、描摹美好，并记录发现美好的过程；
要有自己的代表作，要有自己的“苦菜
花”，要写出“苦菜花”的独特美。诚如习
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
协十大开幕式上所讲的，要有信心和抱
负，承百代之流，会当今之变，创作更多
彰显中国审美旨趣、传播当代中国价值
观念、反映全人类共同价值追求的优秀
作品。

发现生活中的美好是一大乐事，冯
德英发现了苦菜花的美，还原了硝烟弥
漫背景下的人性之美，很了不起，值得
尊敬。我尊敬他。愿他安息。

齐鲁冯夫子，“三花”天下闻。
青春书伟卷，老迈守初心。
冷眼看迷雾，热肠扶后人。
君虽辞世去，华夏遍知音。

郑伯农
2022年1月18日

“三花”：《苦菜花》《迎春
花》《山菊花》。三部长篇均
改编为电影或电视剧，在全
国放映。

冯德英冯德英


